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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情感符号学视角下四川当代流行
音乐的情感叙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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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乐记》包含了丰富的情感符号学理论，“情-乐-礼”的符号表意系统中“情”居于核心地位。艺

术文本作为情感的符号化，决定了探究四川当代流行音乐情感叙事的第一步为从“乐”到“情”，第二步为从

“情”到“礼”。四川当代流行音乐可以划分为中国风、说唱风、民谣风这三种风格的“乐”，情感叙事包括聚合

轴、组合轴、主体轴三轴，需要对文本风格和文本叙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三种“乐”的情感范畴为喜、乐、

爱、悲四种基本情感。根据情感间性的原理，在四种基本情感的主体和客体情感交叉模态下，三种“乐”的情

感范畴实则为喜爱、爱乐、爱欲这三种复合情感，背后的“礼”是由四川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影响形

成的独特的四川文化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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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Emotional Narratives in Contemporary Sichuan Popular 
Mus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Semiotics in The Book of Music

ZHOU Shangqin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56）

Abstract： The Book of Music contains rich theories of emotional semiotics.  In the "emotion- music-etiquette" 
symbolic meaning system， "emotion" holds a core position.  As the symbolization of emotions， artistic texts deter⁃
mine that the first step in exploring the emotional narrative of contemporary Sichuan popular music is from "music" 
to "emotion"， and the second one is from "emotion" to "etiquette".  Contemporary Sichuan popular music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kinds of "music"， which have a Chinese style， a rap style and a folk style respectively.  The 
emotional narrative includes three axes： an aggregation axis， a combination axis， and a subject axis， which needs 
an analysis of the two aspects of text styles and text narratives.  The emotional categories of the three kinds of 
"music" are the four basic emotions of joy， happiness， love and sorrow， ye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are the three 
compound emotions of fondness， love and desire under the modal of emotional crossing occurring among the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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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bjects of the four basic emotions.  Underlying "etiquette" is determined by unique Sichuan culture and life⁃
style formed under the joint influence of Sichuan's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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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歌诗的抒情传统，在当代流行
音乐中继续延续和发扬。作为流行音乐的
重要部分，四川当代流行音乐《成都》《我怎
么这么好看》等歌曲再现了成都的浪漫、幽
默气质，为“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
市”作了生动的注脚，展现了音乐地理学的
独特样本。关于情感和符号在音乐中的密
切关系，苏珊·朗格认为：“大概音乐不像哲学
推理那样直接地呈现现实，但是它却以非推
理的形象——法国人宁可称之为‘总体形
象’，更充盈地呈现感觉和情感的现实。”［1］126

这一情感符号学理论在《乐记》中早有体现，
作为中国古代系统的音乐美学著作，《乐记》
阐述了情感和音乐符号的互动关系，这对当
代流行音乐的创作与研究极具意义。

《乐记》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音乐艺术
的创作、接受以及音乐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等
方面。从符号学角度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虽有
一定基础，但目前尚未出现《乐记》的情感符
号学研究，也未有从《乐记》情感符号学角度
对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因此，本文将
从《乐记》情感符号学理论出发，对四川当代
流行音乐的情感叙事展开研究。

一、“情-乐-礼”符号系统：《乐记》

中的情感符号学

《乐记》对中国传统乐论和文论具有深远
而巨大的影响。在《乐论》《淮南子》《史记》
《春秋繁露》《说苑》和《汉书》中都可以看到
《乐记》与中国文论的密切关系［2］100。后世文
论与乐论对《乐记》的继承是多方面的，其中
最核心的是对心物互动理论的继承。《乐记》
揭示出心与物的互动作为“乐”的本质，是

“乐”产生的根源，不同的情感促动不同类型

“乐”的产生，这与中国歌诗的抒情传统相互
印证。

正所谓“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
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在《乐
记》中，“乐”以乐舞的形式存在，是诗、歌、舞
共同构成的综合艺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
看，当时的“乐”就是一种跨媒介的符号文本，
而在当代，流行音乐仍然是一种跨媒介文本，
歌词与标题、唱片封面、曲调、歌手名等伴随
文本一起组成流行音乐的符号文本发送给接
收者。相比起应用于祭祀、宫廷等场合的“雅
乐”或“礼乐”，当代流行音乐面向大众日常生
活，因其通俗易于流行，可以视为一种“俗
乐”。相比起礼乐对正向情感“乐”“敬”的提
倡，俗乐对喜、怒、哀、爱、恶、欲等负面情感的
追求更加明显。因此，相比传统礼乐，当代流
行音乐的情感特征愈加凸显，很多城市借助
流行音乐的情感色彩对城市形象进行传播，
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成都。

当代俗乐延续了古代歌诗的抒情传统，
从礼乐到俗乐，“情感”是延续其中的一条主
线，因此从《乐记》情感符号学理论视角出发，
对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情感叙事进行研究，
非常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

从当代符号学家皮尔斯的“对象-再现
体-解释项”符号三分法来看，“符号是一个携
带着心灵解释项（mental intepretant）的再现
体”［3］33。《乐记》构建了“情-乐-礼”为中心的符
号表意系统，这一过程可进一步细化为“物与
情”（对象）→艺术符号“乐”（再现体）→鉴赏者
意象“礼”（解释项）。其中，物是“乐”的动力对
象，是实际上具有效力，但并非直接再现的对
象；情是“乐”的直接对象，即被“乐”符号所再现
的对象；“物”是推动“情”产生的动力，“情”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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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乐”产生的动力。根据《乐记》中“乐”这一符

号文本的形成过程，“情-乐-礼”的符号表意系

统可扩展为“物→情→象→声→音→乐→礼”的

符号表意系统。这一符号表意系统包括以下三

个阶段：

第一是前符号阶段：“人心之动，物使之

然也”，即从物、情到创作者意象，此阶段的意

象主要在创作者心里。

第二是符号阶段：“声相应，故生变，变成

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

乐”。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符号构成“乐”

这一综合艺术。

第三是后符号阶段：“乐”经过符号的传

达，到达接收者心中的是“礼”的含义。所谓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在《乐记》中，不同的“物”触发不同的

“情”，“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

于物也”，感于物而后动，进而产生相应的音

乐。《乐记》中主要对喜、怒、哀、乐、敬、爱、恶、

欲等情感及其产生过程和社会功能进行分

析：“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

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

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

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4］1待“哀”

“乐”“喜”“怒”“敬”“爱”六种情被噍以杀、啴

以缓、发以散、粗以厉、直以廉、和以柔这六种

不同风格的“乐”再现，则情显物隐。

作为“物→情→象→声→音→乐→礼”音

乐符号过程的凝缩，在“情-乐-礼”音乐符号

表意系统中，“情”居于核心地位，《乐记》的情

感符号学理论表述见表1：

流行音乐是音乐符号表意的一种特殊类

型，也是音乐文化符号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5］1。音乐符号是情感的载体，情感是符

号的内容，艺术文本“只不过是情感的媒介

化，即符号化”［6］22。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符号

的组成部分，四川当代流行音乐也包含了

“情-乐-礼”的音乐符号表意系统。从《乐

记》情感符号学视角出发，对四川当代流行音

乐进行研究，首先要从“乐”返回“情”，对四川

当代流行音乐的三类“乐”及其情感叙事进行

研究。

二、从“乐”到“情”：四川当代流行

音乐的三类“乐”及其情感叙事

（一）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三类“乐”

何谓流行音乐？根据学者陆正兰的总

结，对于流行音乐总共有三种定义方式。第

一种定义把流行音乐视为音乐本身的类式：

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

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

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通俗音乐”。

第二种定义把流行音乐视作当代文化的一种

特殊现象，是商业文化的产物，是商业性的音

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

象。第三种定义强调流行音乐与当代传媒的

关系，即认为流行音乐是电子传播的结果，是

通过音乐产业，以特殊的发行形式，对大量听

众有广泛吸引力的多种多样歌曲［5］215。可

见，流行音乐与经济发展、大众群体、传媒方

式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正因如此，“中国城市流行音乐的起源时

间与地点，应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上海等为数不多的几座洋化程度较高的城

市”［7］1。之后由于时代原因与政治因素，从中

表1　《乐记》的情感符号学理论

音乐符号表意系统

情-乐-礼

符号三阶段

前符号阶段

符号阶段

后符号阶段

音乐符号发生过程

物→情→象

象→声→音→乐

乐→礼

“乐”之情感

哀、乐、喜、怒、敬、爱

噍以杀、啴以缓、发以散、粗以厉、直以廉、和以柔

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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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期

间，城市流行音乐在内地基本处于销声匿迹

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港台流行音乐随着

音像制品、电视剧、春节晚会和现场演出传入

内地，同时也带动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

由于地处西南，远离沿海地区，四川流行

音乐的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作品主要集中在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二十几年间，一方面得益

于网络音乐的迅速发展；另一发面与成都乃

至四川文化、经济地位的提升相关。成都宣

传片中广为人知的宣传语——“成都，一座来

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以及此后几年“中国最

具幸福感的城市”荣誉称号，也开始于二十一

世纪初的几年。

至今为止，四川流行音乐已有百余首作

品，主要以川籍词作家吴飞、衣湿乐队、天府

事变乐队、歌手谢帝、彝族乐队山鹰组合等创

作的作品为代表。从共时纬度，可将四川当

代流行音乐划分为三种风格的“乐”，即中国

风的四川当代流行音乐、说唱风的四川当代

流行音乐和民谣风的四川当代流行音乐，并

且这三种分类是相对的，之间存在交叉关系。

1.中国风的四川当代流行音乐。《杜甫草

堂》《锦里》《我在阆中等你》《谁是苏东坡》《诸

葛亮》《薛涛笺》《武则天》《苏东坡》《东坡肉》

《游唱天府》《宽窄巷》等。

2.说唱风的四川当代流行音乐。四川方

言与现代汉语或英语的融合：《你怎么这么好

看》《安逸走四川》《Hello 熊猫》《成都小李》

《雾都啊雾都》《来成都，看成都》《达州姑娘》

《川妹子》等。

纯四川方言演唱：《老子今天不上班》《闹

啥子嘛闹》《打群架》《龙门阵》《不如来跳迪斯

科》《耍的潇洒》《你是哪个》《拜勒个拜》《空城

计》《成渝立交》《胖娃上成都》等。

少数民族语言与现代汉语融合：《走出大

凉山》等。

3.民谣风的四川当代流行音乐。《成都》

《只有下午才是你》《梦回成都》《我在成都》

《犀安路999号》《四川姑娘》《你好成都》等。

（二）三类“乐”的情感叙事

以上三类“乐”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文
本，有组合轴和聚合轴两个展开向度。按照
雅各布森的说法，聚合轴可称为“选择轴”，功
能是比较与选择； 组合轴可称为“结合轴”，
功能是邻接黏合。比如赵雷的《成都》这首
歌，选了成都这个城市，成都就投射在聚合轴
上，与“成都”在同一首歌中出现的符号与其
一起组成组合轴［8］。每一类“乐”在组合轴和
聚合轴的选择和运用上具有相同之处，组合
轴和聚合轴相互交织，构成三类四川当代流
行音乐的符号文本叙事。

谭光辉在《情感的符号现象学》中指出，
情感具有与语言或符号一样的叙事结构，主
要表现在情感不仅具有组合轴与聚合轴，并
且具有无时不在参与的主体轴［6］88。情感的
组合轴体现于黑色幽默、荒诞、悲剧、崇高等
复合情感，由快感与痛感组成，并且单纯情感
也有组合轴。“情感并非一个整体，而是由不
同部分组成的。既然情感可以是由不同部分
组成的，那么它就存在组合轴。”［6］79情感聚合
轴可以用来表示情感在发展过程中的可选择
性或可逆性。亦是说，如果情感在发展过程
中有可选择性，就可以证明情感存在聚合
轴［6］81。任何伴随情感的实现都必须有情感
主体的加入，所以组合轴与聚合轴之外就必
然有第三个轴：主体轴［6］89。可见，符号的文
本叙事具有聚合轴与组合轴双轴，符号的情
感叙事则是在此基础上，外加主体轴形成三
轴运作。“文本双轴，可以描述情感对象文本
的构建规律。情感三轴，才能用来描述主体
无处不在的情感本质特征。”［6］89根据上文可
知，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三类“乐”的符号文
本叙事主要呈现为横坐标与纵坐标相垂直的
方形平面，加入主体轴之后的情感叙事更像
具有长度、宽度、高度三个纬度的立方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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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轴=长度，聚合轴=高度，主体轴=宽度。情

感主体在不同时间点、不同心境下对同一个

符号文本的表达不同，那么所表现的情感也

就不同。

回到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符号文本叙

事，只要加上主体轴，便能从三类“乐”的符号

文本叙事过渡到情感叙事，进而提取出四川

当代流行音乐的情感范畴。这里的主体轴必

然与歌曲文本的众多参与者有关，在流行音

乐的创作、流传、接收过程中，各个环节所参

与的词作者、曲作者、演唱者、传播机构、歌众

等皆有可能作为情感主体。

所谓“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的。笛卡

尔认为“我思故我在”，理性认识是主体形成

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胡塞尔提出笛卡尔的

cogito（我思）包括单纯的自我行为，“在这种

行为中，我以自发的注意和把握，意识到这个

直接在身边的世界。……如果我朝向它们，

一个新的正活跃着的主体心理过程就出现

了”［9］106。因此，自我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

是因为向周围世界投射了意识，“在决定主体

性时，意图是关键性的，无主动意识实现意义

的人，很难说具备了充分的主体性”［10］307。按

照胡塞尔的说法，主体性表现在“多种多样的

情绪和意志的行为和状态：喜欢与不喜欢，喜

悦与悲伤，渴望与逃避，希望与恐惧，决断与

行动”［9］106。

那么在流行音乐的众多参与者中，谁才

是最重要的主体呢？由于流行音乐传播的特

殊性和口耳相传的重要性，陆正兰将歌众的

意图提高到词作者的意图、曲作者的意图、流

传机构的意图、歌手的意图之上，认为“在歌

众与歌曲制作精英这两个群体之间，群众才

是意义的主宰者”［10］317。这一说法对流行音

乐的意义解释具有十分重要的依据，可以有

效解释流行音乐为何能够在脱离产生语境后

具有多元化意义和广泛流传。然而，与流行

音乐的意义更多依赖于接收者的使用语境不

同，流行音乐的情感则更多依赖于作曲者的

意图和歌手的意图，也就是说要探究四川当

代流行音乐的三类“乐”的情感，除了词作者

的意图所再现的符号文本叙事之外，还要借

助于作曲者作曲时的意图和歌手演唱时的意

图。当不同的编曲和演唱主体对同一首歌曲

投射不同的意图，就会使歌曲呈现出截然不

同的情感。

作曲者的意图和歌手的意图主要体现在

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三类“乐”的风格上，中

国风、说唱风、民谣风既是音乐形式的再现，

也是主体情感意图的呈现。当作曲者和演唱

者带着各自的期待视野，对歌词加以理解之

后形成判断，进而投射出喜欢与不喜欢、喜悦

与悲伤等意识，就表现为音乐形式的某种

风格。

谭光辉在《情感、风格、修辞在文本中的

关系和存在方式》一文中对于情感和风格的

差异与关系给予了解释：情感与风格的不同

之一在于“风格是一种表达的习惯，情感是一

种关于对象的态度”［11］。在艺术作品中，几乎

不存在“零度写作”，情感与风格都是艺术家

修辞意图的手段，二者的关系是“一体两面”，

“常常可以互相转换”：“艺术家的情感变化，

正是他选择不同风格的原因。……从风格和

情感反推艺术家的意图，情感指向艺术家理解

自然和生命的态度，风格指向艺术家理解自然

和生命的方式，所以情感是艺术家心灵的内

容，风格是艺术家心灵的形式。情感和风格，

是观察艺术家心灵的两个不同维度。”［11］

综合《乐记》中对“情感”所赋予的间接动

力地位，可知就文本的风格和情感这两个纬度

而言，情感是内核，风格是外表，情感催生和选

择风格，风格表现和蕴含情感。“风格体系实际

上是将基本情绪的内容具体化了。”［12］85

比如，在绘画上，梵高对于生命接近于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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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激情，使他不得不用绚烂至极的色彩去

表达这种情感，从而在现代艺术史上形成极

其鲜明的个人风格。相对而言，高更的情感

更加克制，他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风格就不像

梵高那么极致。在音乐上，由于音乐家所处

时代、国别和自身情感认知的不同，创作出的

音乐作品的风格就不同。哪怕是对悲伤情感

范畴的表达，肖邦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也有细

微的差异：“肖邦的音乐是浅浅的忧伤，而柴可

夫斯基的音乐却常常是没有眼泪的悲泣。”［12］84

因此，情感对于音乐创作具有关键性的

意义，“从美学的意义上看，音乐创作是一种

受审美经验支配的创造性劳动，而这种创造

性劳动的具体方式是把内心的体验改造成音

响的形式”［12］119。当艺术家意图投射到外部

世界，具有组合轴、聚合轴、主体轴三轴的情

感，外显为文本叙事和文本风格，从而形成艺

术家心灵的内容和形式两个纬度。接收者对

音乐中的情感与意图进行感知和解释，并且

在这一阶段，听众所感知到的情感和所解释

的意图未必与艺术家的情感与意图一致，因

为这一过程必然需要听众的艺术史知识、感

知能力、人生经验、当下情感的参与。这些无

法悬置的经验必然导致不同听众对同一首音

乐作品的差异化感知。这一过程与《乐记》中

的中国音乐符号系统的前符号阶段、符号阶

段、后符号阶段是不谋而合的。音乐的情感

叙事过程如图 1 所示，图中箭头两端分别表

示“原因”和“结果”。

回到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符号文本，中

国风、说唱风、民谣风这三种音乐风格的“乐”

背后蕴含着不同的情感。

中国风的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音色古

典、节奏舒缓、速度和缓、韵律整齐、结构对称

均衡，符合“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因而

背后蕴含的情感主要为“乐”。说唱风的四川

当代流行音乐的音色奔放、节奏欢快、速度较

快，四川方言和英语的加入形成强烈的对比

和多样统一的效果，《老子今天不上班》《闹啥

子嘛闹》等歌名具有鲜明的巴蜀幽默色彩，符

合“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因而背后蕴含

图1 音乐的情感叙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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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主要为“喜”。民谣风的四川当代流行

音乐音色柔美、节奏和缓、速度适中、整体和

谐，符合“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因而背

后蕴含的情感主要为“爱”。因此，从文本风

格来看，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情感范畴占据

了《乐记》中六种基本情感中的“乐”“喜”“爱”

三种。

情感具有指向性，也就是说情感必须是

涉及某个对象的情感，然而要分清楚流行音

乐中的情感指向，就必须要考虑流行音乐的

歌词叙事。音乐是抽象的，歌词是具体的。

“音乐一般表现的多属人的情绪（类型和程

度），而较难明确表达情感的具体内容及其形

成原因。……歌词表达具体情感内容的任务

常常要靠歌词来承担。”［13］7-8因此，歌词可以

将流行音乐的情感指向具体化，对四川当代

流行音乐的情感叙事分析就包括文本风格和

文本叙事两个部分。

从情感模态的角度来看，情感势必涉及

主体、客体和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判断，“对于

情感的分析，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主体、客体、

连接。情感模态也分三个部分：主体模态、客

体模态”［6］117，并且“单纯的只针对主体或只针

对他者的情感极少，在情感过程中主体和他

者往往是并存的，主体和他者模态可以组合

成更多的情感模态”［6］119，以此谭光辉推导出

八种基本情感的情感模态：肯定主体在，即

“喜”；否定主体在，即“悲”；肯定主体做，即

“欲”；否定主体做，即“惧”；肯定他者在，即

“爱”；否定他者在，即“恶”；肯定他者做，即

“恩”；否定他者做，即“怨”［6］122。

因此，在四川当代流行音乐中，符号文本

叙事的主体“我”为词作者，客体“你”为所叙

述的四川符号。下面笔者将以主体和客体的

情感模态为框架，对四川当代流行音乐三类

“乐”的符号文本的情感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风的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符号文本

聚合轴包括对杜甫草堂、锦里、宽窄巷子、苏

东坡、诸葛亮、薛涛、东坡肉等四川风物、人

物、食物的叙述；组合轴是对四川风物、人物、

食物的赞美、向往与追忆，意图呈现四川传统

文化的优美。因此，主体情感为肯定主体在

的“乐”，他者情感为肯定他者在的“爱”。

说唱风的四川当代流行音乐聚合轴包括

打群架、龙门阵、不上班等四川日常生活符

号；组合轴为四川方言与普通话、英语等对四

川日常生活符号的融合叙述，主要意图在于

展示四川现代生活的“安逸”。因此，主体情

感为肯定主体在的“喜”，他者情感为肯定他

者在的“爱”。

民谣风的四川当代流行音乐聚合轴主要

包括四川爱情故事和相关四川时空符号；组

合轴是对四川往事的隔空追忆和叙述，主要

意图在于展示“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带不

走的只有你”的忧郁与怀念。因此，主体情感

为否定主体在的“悲”，他者情感为肯定他者

在的“爱”。

综上，通过对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文本

风格和文本叙事两个方面的聚合轴、组合轴、

主体轴的情感叙事分析，得出四川当代流行

音乐的情感范畴为基本情感喜、乐、爱、悲。

情感在各自独立的同时也存在情感间性。情

感间性即这四类情感之间存在的互相影响和

交叉，使四川当代流行音乐呈现出复杂风貌，

而这与背后的“礼”是息息相关的。

三、从“情”到“礼”：三类“乐”的情

感间性及音乐地理学解码

“情感间性”与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具有

相似之处，体现于不同情感的互相影响和互

文性。这种互文性使基本情感之间互相组合

形成复合情感。情感社会学家罗伯特·普拉

契克（Robert Plutchik）对情感与颜色进行类

比，用情感圆形的形式对基本情感进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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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的组合，从而得出次级情绪和第三极情

绪等普遍性的情感模型［14］14。谭光辉也从主

体和客体的情感交叉模态出发，用情感矩阵

的形式对几种基本情感进行组合得出基本的

二十四种复合情感［6］122。

从主体与客体的情感交叉模态来看，肯

定主体在——肯定他者在的情感是“喜爱”与

“爱乐”；否定主体在——肯定主体在的情感

是“爱欲”。喜爱、爱乐、爱欲三种复合情感组

成四川当代流行音乐三类“乐”的情感范畴，

其中正向情感“喜爱”“喜乐”所占比例超过负

向情感“爱欲”。通过这三类情感的传播，四

川当代流行音乐构建了具有独特风貌的四川

形象。听众通过流行音乐投射了对四川、成

都的欲望和想象。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中国

风、说唱风、民谣风三类“乐”的情感范畴犹如

三个顶点，互相勾连形成相邻顶点的情感范

畴可以互相影响的三角形（见图2）。

《乐记》中对不同音乐的解释是不同地域

生成相应的“礼”：“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

之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6］122

这一音乐地理学思想可以说是四川当代流行

音乐情感叙事的深层次动力。音乐地理学

“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为基础，借鉴文化地理

学的方法，把音乐与其生成的文化地理环境

相联系，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

人群的音乐传统，分析出音乐的地域特色和

区域差别”［15］。因此，学界通常以音乐地理学

的方法解释民族音乐，对于流行音乐的解释

目前很少。

但按照音乐地理学理论，任何音乐的产

生都离不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的

影响。四川当代流行音乐从产生至今就具有

鲜明的地域色彩，呈现出与北方地域和东南

沿海地区流行音乐截然不同的情感范畴。因

此，从音乐地理学角度对四川当代流行音乐

的“礼”进行解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首先，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四川盆地

的地形特点对于盆地内文化的发展必然产生

若干影响，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向心

性、经济文化发展的同一性”［16］22。民间素有

“少不入蜀、老不出川”的说法，在现代性的加

速流动下，外来文化与四川地方性文化杂糅，

现代文化与四川传统文化共存，对传统的追

忆和古典爱情的哀悼形成四川当代流行音乐

的“爱欲”情感。其次，在人文环境方面，四川

喜爱 

喜乐 爱欲 

三类“乐” 

中国风 

说唱风 民谣风 

图2　四川当代流行音乐三类“乐”的情感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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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天府之国称号，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规

模的人口迁徙，“巴蜀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由移

民文化为载体而表现出的兼容”［16］18，巴蜀文

化的兼容与蜀人的乐观天性并行不悖，因此

便不难理解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喜爱”和

“喜乐”情感表现了。

接收者对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情感感知

和解释，最终落到四川文化的“礼”中。这是

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影响形成的独

特的四川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是人们的喜爱、

喜乐、爱欲的源头。

四、结语

《乐记》包含了丰富的情感符号学理论。

根据《乐记》中“乐”这一符号文本的形成过

程，“物→情→象→声→音→乐→礼”的符号

表意系统可凝缩为“情-乐-礼”的符号表意

系统，其中“情”居于核心地位。音乐符号是

情感的载体，情感是符号的内容，艺术文本只

不过是情感的符号化。因此，探究四川当代

流行音乐情感叙事的第一步为“乐”到“情”，

第二步为从“情”到“礼”。

从共时纬度，四川当代流行音乐可以划

分为中国风、说唱风、民谣风这三种风格的

“乐”。笔者通过对四川当代流行音乐的文本

风格和文本叙事两个方面的聚合轴、组合轴、

主体轴的情感叙事进行分析，发现四川当代

流行音乐的情感范畴为基本情感喜、乐、爱、

悲，根据四种情感之间存在的情感间性，最终

将四川当代流行音乐三类“乐”的情感范畴总

结为喜爱、爱乐、爱欲这三种复合情感，背后

的“礼”是四川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

影响下形成的独特的四川文化和生活方式所

决定的。可见，流行音乐既是情感传播的文

本，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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